
古韵今吟 □林可松

一出一回，千载犹响
——福泉山古联试对札记

浙南瑞安福泉山，素有“天下第
二十八福地”之美誉。南朝齐梁时
期，“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于此，炼
丹采药、著书立说、悬壶济民，为一方
百姓留下丰厚人文遗存。山中尚存
其亲题上联：“福泉白水山山出”。拆
字、叠字、写景浑然天成，字句精巧，
意蕴悠长，千百年来令无数文人竞折
腰而难得佳配，愈显其绝。

平日翻阅本地文史，感念陶公淡
泊济世之风骨，遂反复揣摩古联章
法，历时数番推敲，终得下联一副：

“弘愿原心口口回”。自知才疏，不敢
妄称精工，惟循古联法度与陶公道风
略陈心得，敬呈方家斧正。

先看拆字之妙。上联以“泉”拆
“白水”，既写山泉澄澈之实景，又暗
含本源清澈之意，字形字义相融无
迹 。 下 联 依 此 理 以“ 愿 ”拆“ 原
心”——“愿”从原从心，取本心、初心
之义。泉之白水，描山川外在之清
灵；愿之原心，抒高士内在之纯粹。
一实一虚，一外一内，用字雅正，读来
流转自然。

叠字构造中更藏思辨。“山山”叠
为“出”，绘层峦起伏、泉流奔涌之外
放气象，展福地空灵开阔之势；“口
口”套为“回”，象呼吸吐纳、归根复元
之内守意趣。双口如人呼吸门户，一
呼一吸间气机往复，是道家返璞归真
之象。一“出”一“回”，一外放一内
敛，字形对仗严整，字义暗合阴阳辩
证，与陶公道学养生之身份底色若合
符节。

声律亦步武有度。上联“福泉白
水山山出”，福（仄）泉（平）白（仄）水
（仄）山（平）山（平）出（仄），收尾仄
声，格律俨然。下联“弘愿原心口口
回”逐字相应——弘（平）愿（仄）原
（平）心（平）口（仄）口（仄）回（平），平
仄起伏与上联丝丝入扣，尾字“回”归
平声，恰合“上仄下平”之制。诵之抑
扬顿挫，如泉石相鸣，声情并茂。

然格律工整仅为基，意境相生方
见魂。“弘愿原心”四字，暗嵌陶公名
讳，兼摄其双重人格：弘愿者，隐居林
泉而心系苍生，行医救苦、普惠黎庶
之志也；原心者，远离朝堂、不慕荣

利、守真抱朴之本也。一外济一内
守，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四字尽之。

“口口回”三字，尤贴陶公道者兼
医者之身。吐纳调息、炼丹修道，气
机循环无端，正是其山中日常之写
照，亦契“道法自然”“周行而不殆”之
旨。山水向外生发，道心向内归真，
一出一回，动静相生，隐士境界宛在
眼前。

推而广之，此联不止文字游戏，
更寄怀古敬贤之心。陶公不求显达，
而倾所学济世活人，百姓感德，以此
山名“陶山”志之。千载之下，其风骨已
化为乡土文脉。“口口回”亦有多重意味
——先贤事迹赖乡音口口相传，一个

“回”字，是回望高风、回味文脉，更是回
溯记忆。山水之秀、道学之玄、志士之
怀，融于十四字中，寄托遥深。

福泉古联，实瑞安文化之瑰宝。
此番试对，不过寄景仰于寸心、托深
情于片语。抛砖引玉，愿与同仁共探
古联妙趣；更盼陶公济世守心之精
神，于口传心颂间绵延不绝，为乡土
留一缕绵长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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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东海海错

国学小知识

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舌尖春秋 □刘琪瑞

近日看书，读到丘井之法，很有感
触。所谓丘井之法，是指古代划分土
地、区域的一种制度。相传殷周时期
国家以井字形规整土地，一井为九百
亩，九区均分，中为公田、外为私田，八
家共耕、互助共生；又以井、邑、丘层层
建制，搭建起当时的土地与人口管理
框架。《孟子》《周礼》对这一制度多有
记载。

现在我们说到井田制，往往只把
它当成一项古代的田亩规则，却忽略
了中国的传统思维里，天文时序、土地
疆域、社会治理、军事战法，从来都不
是孤立的。古人始终在用统一的秩序

逻辑、同源的数理思维，把自然规律与
人间制度对应起来，以期构建起一套
完整、自洽、贯通万物的认知体系。这
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独特却常常
会被忽略的智慧。

最能直观感受古人秩序思维的，
是时间体系。我们今天通用的二十四
小时计时制，看起来是现代标准，实际
上和中国传统计时的逻辑高度契合。
古时候人们把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
辰，对应一天的时序流转；到了宋代，
人们把每个时辰又划分为初、正两段，
一天就有了二十四个计时单元。需要
客观区分的是，古人的二十四段计时
只是传统时序划分，并不等同于近代
传入的标准化二十四小时制，但二者
数量契合，恰恰体现了古人规整时序、
量化天道的追求。

这一追求，也完整延伸到了年岁
历法体系当中。古人以春夏秋冬定四
时，以十二月份对应天时轮转，又设立
二十四节气匹配岁月节律，与一天二
十四段计时呼应。同时，又把每个节
气划分为三候，五天为一候，全年共计
七十二候，细致记录万物生长、四时更
迭的自然变化。可见，十二、二十四、
七十二、三百六十，这一组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的数字，绝不是随意的民俗
符号。

古人将天道运行的数理节律与大
地治理的空间格局，统一纳入同一套
秩序框架。丘井之法，正是这种“天
时-地制”呼应关系的典型实践。虽
经后世考证，丘井之法带有古人的理
想化建构，并非当时完全落地的绝对
实景，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价值——
它代表了古人希望构建的山河土地、
人居疆域皆有秩序的治理图景。

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切实影响到
了后世大一统王朝的疆域规制。秦一
统天下，把全国疆土划分为三十六
郡。尽管是由于秦代尊水德、尚六数，
三十六为六的倍数，不同于民间附会
的四九之数，但这同样体现了秦王朝
以数理秩序思维规整天下疆域的政治
实践。从乡野井田的方寸秩序，到一
统河山的版图规划，跨越千年的制度
变革背后，是同一种思想内核：以规整
数理定格局，以天地秩序定人间疆域。

从更深层次去看，丘井之法不只
是土地制度，更是上古社会内政治理、
人文秩序的思想蓝本。古人将天地时
序的数理逻辑，全面融入社会治理与
礼乐人文当中。天道有十二月，人间
便制十二律吕，以音律呼应时节、以礼
乐教化世人；自然有七十二候化生万
物，后世便有七十二行概括世间百业、
规整社会分工。这些看似分散的文化
符号与社会规制，本质都是古人天人
同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认知里，人
间社会不能脱离天道独立存在，国家
治理、礼乐规范、民生百业，都应当效
法天地的规整秩序，让人事贴合天道，
让人文呼应自然，这是中国古代政治
思想、社会思想最核心的特质之一。

深刻体现古人“以秩序统万物”思
维的，除了上述领域，还有军事思想对
丘井格局的借鉴与化用。古代战场厮
杀看似凭谋略勇武，实则仍然根植着
传统的空间秩序理念。《唐太宗李卫公
问对》中就明确讲到，古代五阵、八阵
的排布逻辑，源自上古的丘井九宫形
制。井田居中为公、八方为辅，中军坐
镇核心、兵力布列八方，攻守有序、进
退有常，这种对称、规整、居中御外的
格局，被古人从土地规划转化为用兵
之法。

需要厘清的是，并非上古井田制
度直接诞生了军阵战法，而是后世兵
家读懂了古人的秩序思维：天地、时
序、人居的最优秩序是规整对称、主次
分明，那么战场战局的制胜之道，也应
当遵循这套逻辑。著名兵书《六韬》里
面有一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军队
司令部构成的专论，认为将帅需要有
辅佐人员七十二人，“以应天道”，从而
应付各种情况。这里的“以应天道”，
指的就是七十二候的运行规律，这同
样出于古人的秩序思维。

我们从这一系列领域里可以清晰
地看到：古人使用的数字，从来不是简
单的计数工具，而是秩序思维的载
体。以十二、二十四、七十二规整天时，
是为了读懂天道节律；以井田九宫规划
地理疆域，是为了建立山河秩序；以天
道理数搭建内政人文体系，是为了安
定人间社会；以九宫格局演化军阵谋
略，是为了构建攻守平衡的战场秩序。

从天文时序到地理版图，从国家
治理到军事思想，跨越领域、贯穿千年
的所有规制，最终汇聚成中国独有的
天人同构、以序统万物的核心思维。
这种根植于华夏文明深处的秩序智
慧，跨越数千年，依旧值得我们深思与
敬畏。

□张朱斌文化遗产

□陈大新诗话亭

夷中语尤关教化

“长翅帽”里有智慧
闲话斋 □侯杰

我们在宋朝题材的电视剧里经常
能看到，一群穿着朝服的官员站在宫殿
等待皇帝驾到，他们头上戴着乌纱帽，
乌纱帽的左右有两个竹竿一样的长条，
像是一双翅膀。这种帽饰，史书称“展
脚幞头”，俗称长翅帽。

长翅帽的发明，与宋太祖赵匡胤有
关。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
袍加身，建立北宋。新朝初立，朝堂礼
制尚未定型，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文武旧
臣，尊卑界限也需要慢慢养成。每逢早
朝、大朝会，常有文武百官无视礼制，侧
身交头接耳，会风一团糟。

旧臣多有功于社稷，若动辄重罚，
恐落下薄情寡义、猜忌功臣的骂名；若
一味纵容，朝堂又威严无存，国事难
行。赵匡胤数次当庭训诫，收效甚微。

当时官员的帽子多是软质幞头，与

今天有护耳的栽绒帽（“雷锋帽”）十分
相似。赵匡胤考虑良久，顿生一计，他
准备打造新式官帽，把软质幞头改成硬
翅，给会场交头接耳设置“障碍”。

新制长翅帽，以乌纱为帽身主体，
保留传统官帽形制。两侧加装硬挺长
翅，以铁丝、琴弦或竹篾为内芯，外裹黑
色绫罗，边缘缝制细密，不易弯折破
损。单根长翅一尺二寸，两根横向展
开，总宽近三尺，造型方正肃穆。文武
百官上朝、祭祀、大典等正式场合，必须
统一佩戴长翅帽，违者以失礼论处。退
朝后、日常办公、外出巡访等场合，才可
换回软质便帽。

当然，长翅帽作为防止交头接耳的
“职场神器”，只是事情的表象，也可能
仅仅是民间传说的附会。赵匡胤将其
纳入官方舆服制度，定为宋朝君臣通用
的标准冠饰，是因为它代表着朝堂威仪

和宋朝为官端正、君臣共治的理念，也
充分体现着他的政治智慧。

长长的帽翅看似累赘，但众多官员
列队站立，一眼望去，气宇轩昂，队列齐
整，既显朝堂威仪，又暗合“承上之意”
的政治隐喻。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国朝之
制，君臣通服平脚。”也就是说，宋朝上
朝的时候，不止是官员，皇帝也要佩戴
同款长翅冠帽。在此之前，历代王朝大
多严格区分君臣服饰。帝王冠服自成
一体，和臣子服饰差异明显，用来彰显
皇权至高无上。宋朝却一改旧制，君臣
使用形制相同的幞头，尊卑等级不靠样
式区分，只靠材质、纹样和做工细节来
体现。君臣同款的冠服，直观地体现出
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
这种礼制，弱化了森严的君臣等级隔
阂，是宋代独有的政治特点。

另外，长翅帽的造型也把为官准则
变成了头顶的行为约束器。帽翅笔直
对称、横向平展，形态端正规整，时刻提
醒着朝堂众人，做官处事要立身端正、
公平无私、心胸坦荡。人的身姿一旦歪
斜，帽翅就会跟着偏移。仪态不端，一
眼就能看出，无法遮掩。

有个民间故事，讲宰相寇准某一天
微服出行，视察民情。他着青衣，戴小
帽，扮作书生。与一位长者交谈时，对
方却恭敬跪拜，寇准疑惑询问，长者笑
道：“相公不必隐瞒，方才你过狭巷时，
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着帽子，若非常
戴长翅帽，怎会有这般习惯？”这位长者
的观察力实在惊人。

两宋三百余年，长翅帽始终是朝堂
标配。直至元朝建立，推行蒙古族冠服
制度，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丘井之法：藏在古制里的中国秩序思维

香鱼

“权”的本义是秤锤，“衡”的本
义是秤杆，都是称量物体轻重的

“秤”上的重要部件。组成并列结
构的合成词“权衡”，最初主要指称
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如“为之权衡
以称之”（《庄子》），“平权衡，正度
量，调轻重”（《史记》）；后来又引申
喻指权力，如“执权衡”（《晋书》）；
还引申指法度标准，如“使人尽力
于权衡”（《韩非子》），还引申有“衡
量比较”义，这个意义是“权衡”在
现代汉语中的主要用法。

何谓“权衡”

看到刚出水的香鱼时，我一下子就
被它迷住了：那苗条、侧扁的身材，圆润、
下抿的嘴巴，细密、整齐的银白色鳞片，
还有青色的脊背、黄色的侧线、淡黄色的
鳍和尾巴，怎么看都是一种青春窈窕、端
庄清丽、玲珑可爱的鱼儿。

香鱼隶属于胡瓜鱼目香鱼科，因能
射香脂而得名，它在各地还有年鱼、瓜
鱼、细鳞鱼、香油鱼、海胎鱼、仙胎鱼、秋
生子、记月鱼等俗名。香鱼为咸淡水洄
游性鱼类，每年秋季到河口产卵，产卵后
体质虚弱，力竭而死。它们的生命极为
短暂，只有一年时间，故有“年鱼”之称。
另外，到了大海的香鱼常混入形态与它
们相似的青鳞鱼、沙丁鱼鱼群中，故还有

“溪鳁”的别称。
孵化后的幼鱼先进入大海越冬，待

次年春季幼鱼体长达到三四厘米时，再
成群结队溯河而上，到水质清冽、纯净的
溪流里生长发育。据说香鱼在逆流中游
泳时，即便遇到急流、洪峰或其他障碍
物，也会奋不顾身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前
进。最快时，一天行程可达20公里。

历史上，最早将香鱼收入志书的是
三国时期的沈莹，他在《临海水土异物
志》中写道：“宛

鱼鱼，三月生溪中，裁长一
寸，至十月中，东还死于海，香气闻于水
上，到时月辄复更生。”经后世学者考证，

“宛
鱼”通“鳁”，宛

鱼鱼就是鳁鱼，也即溪鳁。
到明代嘉靖年间，乐清名士朱谏对雁荡
山香鱼的生物学习性进行了更为详细的
描述，他在《雁山志》里写：“香鱼，一名细
鳞鱼。无腥而鳞极细，肉甚美，生雁山溪
涧中与潮水相通处。春初时生，月长一
寸，九月以后可盈一尺，则赴潮际生子。
生已，则黑脊而死于咸水中。次年春初，
子复化为鱼苗，仍入淡水中随月而长，五
月以后可长五寸，渔者始取以鬻诸人，味
极清美，作干鱼尤佳。凡荡水入江处皆

有之，在乐清则石门潭为盛，筋竹溪芙蓉
溪次之……”这也是雁荡山香鱼见诸文
字的最早记录。

朱谏十分喜爱香鱼，他曾说过“岂以
五斗，易我五珍”，这“五珍”就包括了香
鱼。后来，万历年间的文学家冯时可将
雁茗茶、观音竹、金星草、山乐官和香鱼
正式写进了《雨航杂录》，并引用了朱谏
《雁山志》中写香鱼的内容，称香鱼为“记
月鱼”。所谓“记月鱼”，就是“计月鱼”，
即香鱼的生长速度可以用月份来计量。
朱谏还写有一首《寄香鱼与赵云溪》诗：

“雁荡出香鱼，清甜味有余。”
在朱谏的影响下，后来许多文人雅

士也来雁荡山寻觅香鱼，并留下不少诗
作。明万历温州诗人王至言在《石门潭》
诗中有“每见香鱼淰，兼之元鹿舐”之
句。清嘉庆诗人张振夔在《香鱼》一诗中
写道：“石门破镜乍开奁，中有嘉鱼两指
纤。抵网难禁情性耿，登盘尽喜色香
兼。不容折柳穿腮卖，似悔唼花闭口
严。落日腥风吹海角，谁家罢脍醉厌
厌。”清人陈朝酆也有《香鱼诗》曰：“研脍
如何味更长，调姜屑桂费思量。谁知臭
浪腥风外，异种生来体自香。”

香鱼因其肉质细腻多脂，品味鲜美
香甜，营养价值很高，素有“淡水鱼之王”
的美称。据说一位名叫丹尔的美国鱼类
专家曾称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鱼类”。

香鱼形态优美，花色艳丽，本来也可
以作为一种观赏鱼类饲养，但它性格暴
躁，出水后如不迅速投放到饲养的地方，
会蹦跳不止，很快死去，因此烘焙食用最
佳。这也是雁荡山人最为普遍的吃法，
他们将网捕的香鱼剖后洗净，在炉火上
慢慢烘烤数十分钟，待香鱼油脂渗溢后
捞上餐桌。此时，香鱼色如黄金，香气四
溢，肉脆味美。

唐代诗人中，聂夷中以伤俗闵时、含
蓄讽刺著称。李绅《悯农二首（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很多人童年时期都是
读过的，在《全唐诗》中，这首诗同时也在
聂夷中名下出现，这里不讨论该诗的归
属问题，只是顺便提一下。在此要欣赏
的是聂夷中的《早发邺北经古城》，诗云：

“微月东南明，双牛耕古城。但耕古城
地，不知古城名。当昔置此城，岂料今日
耕。蔓草已离披，狐兔何纵横。秋云零
落散，秋风萧条生。对古良可叹，念今转
伤情。古人已冥冥，今人又营营。不知
马蹄下，谁家旧台亭。”

在一个秋天的清晨，聂夷中从邺北
出发，经过一座无名古城时，东南的天际
上正挂着一弯淡月，默默俯视着荒凉的
废城。诗人见到有人驾双牛耕地，上前
询问此为何城？得到的答复却是“但耕
古城地，不知古城名”。诗人感慨：“当昔
置此城，岂料今日耕。”接下来是古城的
景象：蔓草离披，狐兔出没，秋云秋风之
下，更是一片萧条。此情此景，诗人发出
叹古伤今之句：“对古良可叹，念今转伤
情。”古人当年满怀豪情修建城池，市井
繁华，人流涌动，歌舞升平，又怎能料到
如今已被农人当成荒地耕耘。不禁联想
到今天那些繁华之地以后的命运，或许
也会有“双牛耕古城”的一天吧。寻思至
此，诗人黯然伤怀。然而“古人已冥冥，
今人又营营”，现今奔竞于红尘的人们未
必能停下来思考历史，因此他们也许正
在走着“已冥冥”的古人的老路。结句

“不知马蹄下，谁家旧台亭”，将视线拉回
眼前，从容收拾，如一击清磬，余音袅
袅。严羽《沧浪诗话》道：“对句好可得，
结句好难得。”又说：“收拾贵在出场。”毛
先舒《诗辩坻》解释说：“收拾贵在出场，
须超远也。”此诗结尾，正有这般好处，留
不尽之余味，耐人咀嚼。

聂夷中，字坦之，生卒年不详。咸通
十二年（871）礼部侍郎高湜知举，夷中进
士及第，与许棠、公乘亿同榜，这二人当
时都有文名。中进士之前，恰逢兵革多

务，考试延期，夷中困于京城，衣裘破弊，
生活无着落，待他高中后，担任华阴县
尉，上任时随身只有琴书而已。在长安
的情形，他有一首《住京寄同志》可参考，
诗云：“有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不离
十二街，日行一百里。役役大块上，周朝
复秦市。贵贱与贤愚，古今同一轨。白兔
落天西，赤鸦飞海底。一日复一日，日日
无终始。自嫌性如石，不达荣辱理。试问
九十翁，吾今尚如此。”从这首诗中可以看
出，诗人“先鸡起”的勤苦，日复一日奔走

“周朝”“秦市”，虽如此，却由于“性如石”，
又“不达荣辱理”，所以成效可知。若非高
湜惜才，他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由于自身备尝艰辛，深知民间疾苦，
故聂夷中笔下多讽喻之章。在《旧五代
史》中有一段记载，说天成、长兴（后唐明
宗李亶年号，926~933）年间，天下屡稔，
朝廷无事。明宗与宰相冯道对谈，问：

“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冯道答：“谷贵
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记得近代
有举子聂夷中《咏田家》诗云：‘二月卖新
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
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
罗筵，只照逃亡屋。’”明宗说：“此诗甚
好。”叫侍臣录下，每自讽诵。《资治通鉴》
亦载此事。聂夷中还有一首讽喻诗《公
子家》：“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
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广为人
知，而聂夷中也有一首感人的《游子行》：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门
望，不见萱草花。”

因为聂夷中生平资料太少，现在只
能通过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对诗人有进一
步的了解，如他的《公子行二首》是较为
突出的：“花树出墙头，花里谁家楼。一
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美人楼上歌，不
是古凉州。”

五言乐府是聂夷中所长，明代胡震
亨《唐音癸签》提到“晚季以五言古诗鸣
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
数家”，特别点出“夷中语尤关教化”。他
的诗多警世之语。

古
人
食
菱
趣
事

吴继仕《七经图》中的“井田之法图”

到了秋天，江南水
乡的特产菱角就上市
了。菱，又名芰、芰实、
水菱、风菱等；因其味与
栗子、花生相似，故别称

“水栗子”“水花生”；深
秋采摘的菱角因通身乌
黑油亮，又称“乌菱”。
菱多为两角，弯弯似牛
角，故而得名菱角。嫩
时可当作水果生食，吃
起来脆生生、甜津津。
老菱多熟食，常见食法
包括水煮、蒸熟、炒肉、
炖汤或制成菱粉粥。菱
角营养丰富，且极具食
补价值，在江南水乡与
茭白、莲藕、水芹、芡实、
茨菰、荸荠、莼菜并称

“水八仙”。
国人吃菱角的历史

悠久。春秋时期古籍
《国语·楚语》中载有“屈到嗜菱”的典
故，大意为：楚国的大夫屈到特别爱吃
菱角，临终前叮嘱家人：“祭我必以
芰！”可他死后，其儿子屈建认为不能
用个人喜好干扰国家祭祀典礼，最终
没按屈到的嘱咐做。对此，还产生了
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唐代柳宗元批
评屈建“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不符合
人子之情，不合孝道，且拘泥礼法细
节；北宋苏轼在《屈到嗜芰论》中强烈
反对柳宗元，认为屈建是为了维护父
亲的大义和贤名，避免父亲因口腹之
欲显得浅陋，这是“大不忍”，是更高层
次的孝。

明代文学家江盈科在其笔记小说
集《雪涛小说》中载有《北人食菱》，读
来更有意思。生在北方的某人从没有
见过菱角，等他到南方做官时发生了
一件事。一次，当地官员请他赴宴，席
上有道煮菱角，其人伸筷取来，连壳一
起放到嘴里吃，有人提醒他：“啖菱须
去壳。”此人为掩饰其错误，振振有词
地说：“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清热
也。”更有趣的是，那人问他：“北土亦
有此物否？”这个北人竟答道：“前山后
山，何地不有？”不懂装懂，还胡编乱
造，结果闹出了笑话。

明末清初文学家、美食家李渔对
食菱角却别有见解。他在其《闲情偶
寄·饮馔部》中有这样一番话：“独蟹与
瓜子、菱角三种，必须自任其劳。旋剥
旋食则有味，人剥而我食之，不特味同
嚼蜡，且似不成其为蟹与瓜子、菱角，
而别是一物者。”体现了他独特的饮食
美学与生活哲学。

李渔认为，吃菱角与吃螃蟹、嗑瓜
子一般，必须亲自参与，动手剥壳，即
时剥即时吃，才能品尝到真正的鲜美；
如若由他人代劳，坐享其成，不仅“味
同嚼蜡”，甚至感觉菱角等食物失去了
风味，吃的人还有什么乐趣可言？这
一观点不仅是关于食菱的技巧，更反
映了李渔“生活艺术化”的理念。


